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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馬路邊上的花壇旁邊，看著馬路對過那片漂亮的樓房，猶豫著，想著到底是幹，還是不幹……



都說到進城打工能掙不少錢，可我來了有好幾個月了，不但一個子兒都沒撈到，帶來的那點盤纏也折騰得差不多了，真是急人。



前些天碰見了一個半生不熟的老鄉，據說混得還不錯，後來才知道其實他幹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正經的營生，只不過是些溜門撬鎖的勾當，可就是這樣，他過得還是比咱們「瀟灑」得多，想起來讓人生氣，但不得不說，他的境況還真的讓我有幾分眼紅。



也不知怎麼的，自從那天以後，就好像是什麼東西附上了身，我時不時地就想著自己乾脆也像他那樣去幹上一下。



就這麼過了幾天，眼看著自己的口袋變得越來越癟，那種去搏一把的想法也變得越來越強烈，最後，我終於決定出去嘗試一下自己的運氣。

於是，這天下午的時候，我來到了這裏，眼前的這些房子就是那片名叫什麼花園的樓盤，光看那些房子光鮮的外表，就知道住在裏面的肯定都是有錢的主。



我踟躇了一會，咬了咬牙，下定了最後的決心，直起身來，趁著門口的保安接電話的時機悄悄地溜進了那扇氣派的大門。



只見那些漂亮的樓房之間種著不少花草樹木，縱橫其間的道路也十分平整乾淨，看來環境的確不錯。



雖說樓房的入口處裝了電控的保安門，但房子上的窗戶看起來寬大而明亮，上面並沒有那些在別處很容易看到的討厭的柵欄。



看見這些似乎很容易就可以進去的窗戶，我心中不禁有幾分竊喜，開始四下張望起來，想要找到塊可以敲破窗戶的磚塊或是石頭之類的東西

。



就這樣，我東張西望地在樓房之間溜達著，走著走著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這裏是所謂的「高尚」社區，安全防範肯定不會如此鬆懈的，萬一那些保安在巡視的時候看見被打破了的窗戶，豈不是要壞我的事情。



想到這裏，我心中不由地一懍，連忙克制住自己蠢蠢欲動的心情，想要先看看情況以後再作決定。



於是，我繞著這些房子又轉悠了一陣子，最後來到了最靠邊上的那幢小樓旁邊，我四處望瞭望，然後慢慢地抬起頭來，卻忽然有了一點新的發現——



在三層樓的地方，有一扇通向陽臺的門好像並沒有關嚴。



我就覺得自己的精神一下子變得有點興奮起來，感覺自己就像是一隻貪婪的貓，不經意間發現金絲雀的籠子沒有關好。



可就在我躍躍欲試的時候，一扭頭，卻忽然看見了另一個奇怪的東西，一個監視器的鏡頭正悄無聲息地懸在那裏，冷冰冰地朝著這個方向瞄過來。



我就覺得心裏頭撲騰一跳，緊接著就是一種被人兜頭澆了一瓢涼水的感覺。



到了這時，我算是徹底搞明白這裏的窗戶上為什麼沒有欄杆了，可眼看著自己的打算要落空，心中不禁一陣沮喪，只好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怏怏地轉過臉去。



我一時間也沒什麼好主意，灰溜溜地轉到了小樓的另一邊，不料又撞見一個巡邏的保安正在往樓房進口的電控門上貼什麼東西，不知怎的，我竟然一下子有種心虛的感覺，下意識地把頭縮了回來。



好在我的動作還算輕巧，總算沒有被他看見。



到了這時，我已經徹底失去了行動的勇氣，儘管有點不甘心，也只好灰頭土臉地準備乖乖地溜走了事。



過了一小會，我定了定神，重又伸出了腦袋，四下一望，那個保安已經離開了，周圍又沒了人影。我這才重新從房子後面閃身竄了出來。



也不知怎麼地，我忍不住地想過去看看那張剛剛被貼在門上的告示。



於是，我輕手輕腳忐忑不安地踱到了那扇門跟前，沒想到上前一看，卻是一陣意外的驚喜。



只見那告示上面寫著「因社區監控系統升級，暫時無法使用，請各位業主注意安全……」



我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勁揉了揉眼，又仔細看了一遍，只覺得精神一振，心中一陣高興，覺得自己就好像是一隻在田間識破了稻草人的麻雀。那股「大幹一場」的念頭重又忽地冒了出來。真可謂是柳暗花明，竟會讓我遇到如此天賜良機。



我使勁克制著自己激動的心情，把薄紗手套從口袋裏掏出來戴好，然後按了按電控門鈴。



沒人回應！



我又按了一遍，還是沒人，真是太好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了，從房子的外面爬到三層樓的陽臺上對我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不多一會，我的兩手就已經攀在了那座陽臺的邊緣上，然後，一隻腳的腳尖在樓房外面的牆上一蹬，就把自己的身子送了上去，然後翻身輕輕地一跳，就已經落在了陽臺裏面了。



整個過程真是比我想像的還要順利，我不禁有點沾沾自喜起來。



陽臺上的那扇移門原本就沒關嚴，我看了看四處沒人，就伸手把門開大了一點，然後一閃身溜進了裏面。



連著陽臺的是一座寬敞的客廳，地上鋪著高級的木地板，光亮的油漆可以清楚地照出人影來，家具不多，但樣式質地都超乎我這個土包子的想像，精致的吊燈從天花板上掛下來，更顯出屋內裝飾的豪華。



我眼紅地看了看客廳裏的陳設，躡手躡腳地穿過廳堂向另外一面走去。



客廳和餐廳連在一起，邊上是廚房，在餐桌後頭靠牆的地方擺了個酒櫃，各種各樣的瓶子裏面盛著不同顏色的液體，琳琅滿目。



想來這些人養尊處優，整天花天酒地，我不禁又有些心理不平衡起來。恨恨地想：哼哼，老子要偷的就是你們這些為富不仁的主！



廚房裏當然沒什麼可偷的東西，我轉身繞了回來，這才發現在客廳和餐廳的連接的地方其實錯開了一點，正是進門的玄關。



由於裝飾的時候設計巧妙，我剛才走過來的時候沒注意，竟然沒有發現。



那扇門看上去穩重而堅固，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並沒有發揮作用，我這個賊還是輕而易舉地就進入了房間裏面。



在對著門的地方放著一個櫃子，不用說是用來放鞋的，我順手把櫃門拉開看了看，底下的這一層胡亂地堆著四五雙拖鞋，而上面的這一層卻整整齊齊地放著一大排女人的高跟鞋，足有八九雙，從靴子到涼鞋，各種各樣的都有，但都是那麼精致而優雅。



從前在老家的時候倒沒覺得，但進了城以後，才發現那些城裏女人在腳上都能弄出這麼多花頭，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才發現女人的腳原來可以是那麼好看，特別是城裏女人那些小巧的腳，穿上了絲襪和高跟鞋以後，讓我看了以後真是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我看著眼前的這麼多漂亮的高跟鞋，就覺得下面有點奇怪的感覺，忍不住伸手拿過了一隻高跟鞋來，只見鞋底的襯裏上面女人的腳留下的那一片奇妙的不深不淺的印跡，反映出鞋子主人的漂亮的腳形。



腳跟處印著的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了，但還依稀可以看出標示尺碼的36的字樣來，在鞋裏邊的前半部分，那排腳趾頭留下的痕跡簡直漂亮極了。



我把這只鞋舉到鼻子跟前嗅了一嗅，傳來一陣淡淡的非常好聞的女人腳的味道。她一定是個美女，一個只要見到一隻腳就能夠聯想到全身的美女……



我把手裏的高跟鞋放回了原處，關了鞋櫃的門，又轉到了另外一邊。



輕輕地推開了一扇門，往裏一看，是一間寬敞的臥室。



只見對面的牆上是一扇寬大的窗戶，掛著奶油色的窗簾，倒是很有幾分溫馨曖昧的感覺，我的鼻子似乎也從空氣當中聞到了一點脂粉的氣息。



窗邊靠屋角的地方還有一扇門，不知道通向什麼地方。屋子中間放了一張看起來很舒適的大床，正對著床的矮櫃上放著電視，邊上是一張梳粧檯，在梳粧檯的另一邊放著一面氣派的直落到地的大鏡子。



我輕手輕腳地走了進去，繞過那張床，把屋角的那扇門推開一看，原來是個衛生間，收拾得倒是相當的乾淨明亮，洗臉池邊上的架子上插著一枝牙刷，只有一枝！



我又覺得心頭一動，這裏十有八九是一個單身年輕女子的香閨。



是的，肯定是，我想起剛才的鞋櫃裏頭也全部都是些年輕女人的鞋，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



我從衛生間裏退了出來，一回頭，這才發現緊靠著臥室門邊的整面牆放著的一排高大的衣櫃。



我走到那排衣櫃跟前，拉開門看了看，然後轉過身，定了定神，走到了那張梳粧檯跟前，拉開了邊上的一個抽屜，開始像個老鼠一樣尋找起我想要的東西來。



可誰知天有不測風雲，還沒等我有什麼發現，外面忽然傳來了一陣有人拿鑰匙開門的聲音。



糟糕，有人來了！



我事先沒考慮到會發生這樣子的變故，一下子亂了方寸，一時間想不起來到底應該怎麼辦，等到趕緊想要往外跑的時候，就聽見外面的房門已經被人打了開來。



緊接著就聽見女人換鞋的聲音，高跟鞋被踢脫下來，發出兩聲橐橐的聲響。



情急之下，我差點想往床底下鑽，轉眼看見靠牆的那排高大的衣櫥，就趕緊竄了過去，拉開門閃身躲了進去。



謝天謝地，我總算是沒弄出什麼聲音，更讓我高興的是櫥裏真的很寬敞，躲個把人真的一點都沒有問題。



我站在櫥裏，連大氣都不敢出，就覺得自己的心撲騰得厲害，耳朵裏都能聽見自己血液流動的聲音。



周圍黑乎乎的一片，顯然是來自於櫥裏掛著的這些衣裳，空氣中還彌漫著一種女人的味道，只有一點點光從兩扇櫥門之間的空隙中漏了進來，也不知怎麼的，我覺得這股光線竟然相當地刺眼。



不過，過了一會兒以後，我的眼睛終於漸漸地適應過來，就湊到這條縫隙邊上，向外瞄了幾眼。



透過這條窄窄的縫隙，外面的情景慢慢地變得清晰了起來。我這才發現，通過這條縫竟然能看到外面的大半個房間。



這時，就聽見一陣輕微的腳步聲，然後就看見一個女人徑直走進了房間裏面來。



這是一個體態輕盈的年輕女子，雖然暫時只能看見她的背影，但我立刻就確信她肯定是個相當迷人的「寶貝」。



只見她穿著一條黑裙子，緊緊地包裹在她的身上，襯托出她曲線玲瓏而又苗條修長的身姿，亮澤的頭髮柔順地垂到肩上，她那兩隻裸露在外面的圓潤的肩膀在黑色的衣服和頭髮的襯托之下，顯得格外的白皙。



裙子的長度短短的，包著她那豐滿而圓滑的臀部，下擺的邊緣正好落在她兩條大腿曲線最優美的位置，她腿上穿著的是一雙薄薄的淺黑色的透明絲襪，包裹著她那兩條修長性感的腿，泛著一種幽暗的、讓人心動的微光。



只是她的腳上穿了雙絨布拖鞋，和她身上的服裝配在一起，多少顯得有一點古怪。



看起來她剛剛從外面「血拼」回來，手裏頭拎著大大小小的好幾個購物袋，也許是逛得累了，只見她懶洋洋地把手裏的袋子往床邊一丟，就一屁股在床上坐了下來，然後踢了踢腳，甩掉了腳上的拖鞋，緊接著身子一歪，就在床上斜斜地躺了下來。



勻稱的四肢軟塌塌地伸展開來，就像是個攤開了的海星。



她是如此地放鬆，根本就沒想到有另外一個人早已溜進了她的安樂窩裏，此時此刻就躲藏在房間一角那寬大的衣櫥裏面。



就這樣，她舒舒服服地在床上仰面躺著，懶洋洋地好久都沒動彈一下。



我躲在衣櫥當中卻慢慢地有點不耐起來，想要活動活動筋骨又怕弄出什麼動靜來。可為了不要惹出什麼麻煩，就只好極力使自己靜下心來忍著，索性輕輕地把後背靠在了櫥壁上，閉了眼，養起神來。



儘管如此，心裏頭還是煩躁得不行，一心盼著她趕緊再離開，要不然就快點睡著也行，總之得要讓我能夠快一點從這麼個狹小的空間裏出去。



說實話，我只不過是想弄幾個錢，真的不想再惹別的什麼麻煩。



就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陣手機鈴的聲響來，我的精神也不知怎的一凜，等到我把眼睛重又湊到櫥門間那條窄縫邊上的時候，她已經把電話接了起來，就看見她曲著一條腿，另外一條腿架在曲起的膝蓋上面，把一隻腳舉得高高的，一面懶洋洋地聽著電話，一面好像自我欣賞似的看著自己蹺起來的那隻腳。



真搞不懂這些女人為什麼一打起電話來就沒完沒了，竟然能東拉西扯，鹹的淡的說上那麼一大堆。



我躲在衣櫥裏頭心不在焉地聽著她的那些廢話，雖然是從頭到尾一字不拉地聽她說了一籮筐，可到最後也沒記住幾句話。



不過我總算是搞清楚了她的名字，叫個什麼「琪琪」。



又過了好一會，她的電話終於打完了，她也似乎來了精神，一扭腰，從床上坐了起來，伸手拖過那只最大的袋子，接著，從這只鼓鼓囊囊的袋子裏掏出了一條白顏色的綢緞質地的長裙來。



看來這就是她最新的「戰果」了，只見她美孜孜地把這條裙子拎在手裏仔細端詳了一會，站起身來，走到了那面穿衣鏡跟前，把新裙子擱在身前比劃起來。



不過讓我奇怪的是她還沒在鏡子跟前轉上兩圈就把手裏的新裙子重新放了下來。莫非她對鏡子裏的效果不滿意？



我開始在那裏胡亂猜想起來……



就在這時，更出乎我意料的事發生了，就見她面對著鏡子哈了哈腰，慢慢地把身上的黑裙子除了下來。



她竟然在鏡子跟前脫起衣服來了！



我壓根就沒想到還能看到這樣的場面，不由地覺得精神一振，剛才的煩躁也一下子好像沒了蹤影，當下就盯著她的一舉一動，不漏過一點細節。



隨著她的動作，片刻之後，除了腿上的黑絲襪，她身上就只剩下最裏面的內衣了，只見她上身穿著一件不帶肩帶的淺粉紅色的文胸，襯托起她那對白嫩圓潤的乳房，蕾絲邊的花樣相當精致，再加上十分曖昧的顏色，不禁讓人想入非非。



下面那條小小的底褲也是同樣的花紋和顏色，不得不說，她的身段還真漂亮，玲瓏浮凸的曲線簡直是無懈可擊，腰腹部一點多餘的贅肉都沒有，平滑的小腹當中嵌著小巧的肚臍眼。



她看起來也對自己的漂亮身材很是得意，摸著自己纖細的腰肢，美滋滋地在鏡子跟前轉來轉去，又推了推自己那對豐滿堅挺的乳房，彎下腰，對著鏡子看了看自己迷人的乳溝，然後轉過身，側對著鏡子，得意洋洋地撅了撅自己圓滑翹挺的臀部。



然後，她又重新把那條新裙子拎了起來。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她脫衣服為的是更好地試一下新裙子的效果。



只見她歪著頭，把裙子拎在手上又仔細打量了一番，然後才套在了身上。



不得不承認，這條長裙確實是相當地合身，完美地襯托出了她那惹火的身姿。



她看來對自己的這一筆買賣也很滿意，得意洋洋地在穿衣鏡前面轉來轉去。



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的是，她那兩截穿著黑絲襪的小腿從裙擺下面露了出來，黑絲襪和白色的綢裙多少顯得反差大了一點，看上去有點不太協調。



她看來也像是注意到了這一點，低下頭對著自己的兩隻腳看了幾眼，又在鏡子跟前拎著裙擺左右扭了幾下身體，還特意仔細觀察了一下鏡子裏面自己的雙腳。然後，就見她略略遲疑了一下，重又退回到床邊，在床上坐了下來，把手伸進了裙子下面，開始慢慢地脫那雙黑色的絲襪。



只見她坐在那裏，先是屈起了左腿，儘管隔著裙子，我還是可以大致看出她手上的動作來，就見她的手在大腿根部摸索了一陣，然後就順著她腿部的曲線慢慢地向下一點點挪去，那只黑絲襪便一點一點地皺縮了起來，乖乖地卷成了一個圈，等她的手捋到了腳部的時候，她那圓滑的腳後跟已從絲襪裏面露了出來。



然後，就見她伸出兩根手指，捏住了絲襪的頂端，繃直了腳尖輕輕地一拽，一隻粉嫩嫩的腳丫兒就從絲襪裏面脫了出來。



接著，她又以同樣的動作脫下了右腳上的絲襪。然後，就見她一邊耷拉著眼皮瞅著自己的腳趾頭，一邊漫不經心地把脫下來縮成了一個圈的絲襪又重新展開，又隨手順了順，一擺手，把兩隻軟塌塌的襪子放。在了床上。



接著，就見她又扭過腰去，伸手把另外兩隻購物袋拉了過來，在其中的一隻裏掏出一疊東西來，我仔細一看，原來是幾雙新的肉色的絲襪。

一雙絲襪原本也穿不了幾天，也難怪這些女人三天兩頭地要買新的。



就看她拿出一雙，撕掉了包在外面的玻璃紙，捏起一隻找到了襪口，然後抬起了右腳，拿腳後跟踩著床邊，腳趾頭翹得高高的，接著就見她手指很靈活地把絲襪的腳尖處就攏到了手邊，然後仔細地套住了那排精巧的腳趾。



然後就看見她的腳抬了抬，把整只腳穿進了襪子裏面，接著就見她把腳趾頭往下勾了勾，把整只漂亮的腳略略地朝前一伸，同時兩隻手順著腿往上拉了幾把，把這只絲襪拉到了膝蓋上面。



接著，就見她一扭腰，然後一抬腿，把左腿架在了右膝上面擺成了二郎腿。兩手拿起了另一隻絲襪，彎下腰去穿在了左腳上，然後直起腰，順著腿腳把這一隻絲襪也拉過了膝蓋。接著又彎下腰去，用手把兩隻腳上絲襪前端的位置都調整好，然後再一次直起了身子。



輪流把兩隻腳舉起來看了看，又把腳收回來拿手摸了幾把，接著又把腳伸了出去，懸在半空中轉了幾下腳脖子，這才放下腳，把裙擺拎在手裏站了起來。



然後，就看她的重心落在了一隻腳上，另一隻腳往旁邊邁開了一小步，光用一枚大拇趾踮著地，腳脖子優雅地扭著，腳背形成一個美麗的拱形，膝蓋微微曲著，兩條腿形成了一個漂亮的「K」字。



擰著腰，伸出兩隻手同時拽住了這只絲襪，慢慢地拉到了大腿中部合適的位置，然後用兩根手指勾住了襪口，把那條充滿彈性的蕾絲邊理了理順，又欠了欠腰，伸手在穿了絲襪的腿上又摸了幾下，又扭著腰左右看了幾眼，然後滿意地換成了另一條腿，那個「K」字的方向也反了過來。



就這樣，把剛才穿絲襪的動作又重複了一遍。



等她的腿上重又穿上了絲襪以後，她重新又在床上坐了下來，又一次轉過身來，把另一個袋子拽了過來，從裏面掏出了一個紙盒子來。



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雙高跟鞋，這些女人也真是的，都已經有了滿滿一櫃子的鞋了，還一個勁地買。



只見她笑眯眯地把兩隻鞋捧在手中看了看，滿意地放到了面前的地上，然後，兩隻絲襪腳靈巧地一伸，穿進鞋裏，重又起身站在了鏡子前面。



不出所料，高跟鞋果然是有種神奇的魔力，使得她這套原本就已經相當不錯的行頭又增色不少。



她穿著漂亮合身的長裙，蹬著性感的高跟鞋，真是光彩照人，站在鏡子跟前就像個公主。



她站在那裏轉來轉去地不停地照著鏡子，然後又側過身，拿右腳的腳尖點著地，把右腿對著鏡子曲成了好看的姿勢，扭著脖子，滿意地望著鏡子裏頭自己的腳，接著又轉過身去，換成了另外一邊。



不用多說，她穿上這雙高跟鞋以後看上去確實很漂亮，細細的高跟把她的身資襯托得亭亭玉立，鞋面上的裝飾並不複雜，但很有味道，按照眼下流行的款式，鞋尖上頭開了個小小的魚嘴，乖巧地顯露出了她兩三枚可愛的趾頭。



她對著鏡子又轉了幾圈，左顧右盼，搔首弄姿，嘴角含著笑，看起來像是很滿意的樣子，過了好一會以後才停下來。



然後，就見她喜孜孜地把身上的裙子重新脫了下來，又意猶未竟地拎在手裏頭歪著頭看了幾眼，這才轉過身，手裏拎著她的新裙子，身上只穿了內衣絲襪和高跟鞋，向著衣櫥這邊走了過來。



估計是怕高跟鞋的細跟踩壞了木頭地板，她還特意輕手輕腳地踮著腳尖，這麼一來，她走路的姿態更是增添了幾分婀娜多姿的韻致。



我猜到她是想要把手裏的衣服掛到衣櫥裏來，心中暗叫不好，可眼下已經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了，這下子可如何是好……



還沒等我想清楚到底該怎麼辦，我面前的衣櫃門已經被她拉了開來。儘管已經有了思想準備，我還是不由自主地一愣。



當然，她不可能想到衣櫥裏頭竟然會藏著一個人，更是大吃一驚。



就在櫥門被打開的那一瞬間，只見她驚得渾身猛地一哆嗦，就像是受到了電擊似的跳了一下。



手裏頭拎著的那條裙子也是猛地一抖，真好像是那些卡通片裏的效果一般，那條裙子還真的好像很明顯地在半空中懸浮了一下似的，然後才掉落在了地上。



她的臉也一下子變了顏色，就看見她的兩隻眼睛好像要從眼眶裏跳出來似的，直直地盯著我，她那張小巧的嘴一下張得圓圓的，變成了一個「O」，嘴唇顫抖著，居然好久都沒發出聲音，眼前的場面太讓她意外了，甚至使她在震驚之下忘記了叫喊。



就這樣，我和她一時間竟在那裏面面相覷，仿佛周圍的空氣都要凝固了一般，雖然那讓人窒息的場面實際上只有很短的那麼一點點時間，那時卻讓我覺得好像過了很久很久。



也不知道底是過了多長時間，我才像是突然間從夢中醒過來了一般，一下子從衣櫥裏跳了出來，也不知是哪里來的力氣，一下子就向她猛地撲了過去，把她壓倒在了床上。



就感到她的那張床在兩個人重重地落在上面的時候猛地挪動了一下位置，床腳在地板上面發出了一聲刺耳的聲響。



忙亂間我的右腿膝蓋不知在什麼地方碰了一下，還怪痛的，更糟糕的是她的頭髮不知怎麼的揚了起來，拂在了我的臉上，髮梢正好掃到了我的眼睛，把我的眼睛搞得癢癢的，眼皮直打顫。



我一時間什麼都看不見，只好使勁地想要按住正在那裏扭來扭去的她，就這樣，兩個人就在床上滾作了一團。



儘管我要比她強壯許多，可由於自己多少有點心虛手軟，一開始的時候竟然沒能占到明顯上風。



不過她畢竟是個嬌弱的女子，終究不是我的對手，就這樣忙亂了一陣子以後，我終於抓住了她那兩隻胳膊，用力扭了過來，接著一翻身，騎在了她的身上。



然後，將她那兩隻細巧的手腕並到了一隻手上攥在了一起，騰出另一隻手揪住了她的頭髮，把她的腦袋按在了床上。



可誰知她到了這時候了還一點都不識時務，居然還敢在那裏頭腦發熱地繼續反抗，一個勁地扭動著身體，妄圖把我從她的身上掀開，還不時地使勁蹬著兩條腿。



說實在的，我當時也沒想要把她怎麼樣，只想著把她制服了以後好趕緊脫身，可沒想到她卻是一副一點都不肯屈服的模樣，搞得我心中不禁有些焦灼起來。



就聲色俱厲地對她說道：「別亂動！不許叫！想活命就老實點！」。



如果她在這個時候老老實實地就範，一點事情都不會有，可沒想到我的話不但沒起到預期的那種震懾她的效果，反倒像是給她提了個醒似的，一直都沒想起來叫喚的她竟然在這個時候不顧後果地使勁喊了起來——



「來人啊——」



這一聲叫喊真是讓我魂飛魄散，就好像是在我的頭頂上點了個炮仗一般，使我全身猛地一激靈。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好像是條件反射一般，下意識地猛地伸出了自己的兩隻手，一把就抓住了她的脖子，她剛剛來得及又喊了聲「救——」，就被我猛地掐住了喉嚨，後頭的那個「命」字被卡在了她的嗓子眼裏，變成了一聲殺雞般的怪叫。



她的眼裏掠過一道驚慌的閃光，身體猛地往上一拱，使勁掙扎起來，拼命扭動著她的脖子，兩隻手也在那裏胡亂的揮舞著，我就覺得身上的什麼地方好像被她的長指甲給抓了幾下。



我顧不得這些，深吸了口氣，任憑她的雙手在我身上又抓又打，我緊緊地抓著她的脖子就是不鬆勁，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就是使勁使勁再使勁。



其實，我那時候一心想的只不過是趕緊制止她的叫喊，還沒想到要真的把她怎麼樣。可是我並沒能像我心裏想的那樣控制住局面，我事先根本沒想到看起來嬌小苗條的她會有這麼大的力量，掙扎起來的動作會是如此激烈，再加上不知是因為我自己心虛手軟還是怎麼回事，一個沒留神，還差一點被她用手指頭叉到眼睛。



我不由地變得焦躁起來，也不知怎麼的忽然冒出一個念頭來——



乾脆把她……



就把心一橫，手裏又使勁加了一把力。



她顯然是感覺到了我的意圖，面對著死亡的威脅，求生的欲望使她更加使勁地掙扎起來，竟然還相當地厲害，我這才明白什麼是垂死掙扎的概念。



不過，她這副使勁掙扎的樣子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殺心。



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咬緊了牙關，兩隻手的大拇指使勁地扣住了她的嗓子眼，然後把腰一拱，把全身的重量都加在了兩個拇指上面。



漸漸的，她的嘴巴慢慢張了開來，可以看見她那濕潤的粉紅色的舌尖，因為窒息，她那白皙俏麗的臉憋得緋紅，腦門上也沁出了些許細細的汗珠。



但她掙扎的力度卻絲毫沒有減弱，在我的身下拼命扭動著身體，試圖擺脫我掐在她脖子上的雙手，兩條腿一曲一伸，用力地一蹬一蹬地，有幾次，我甚至差點被她從她身上掀下來。



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這種局面，我騎在她的身上，努力地維持著自己身體的平衡，任憑她怎麼動彈，我硬是死死地掐著她的脖子不放手。



就這樣，我用兩隻膝蓋緊緊地卡住了她的髂骨，硬是把她固定在了床上，手上又加了一把力，一心想著趕緊要了她的小命再說。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我想像當中那樣簡單，不一會兒，我就覺得胳膊漸漸地酸麻了起來，大拇指明明按在她柔嫩的脖子上，不知怎地卻像是按在了塊石頭上似的，另外那些手指頭也早已變得僵硬麻木，再加上自己用力的方法可能也不夠恰當，就覺得自己的手指關節好像隨時都可能拉開來一般。



儘管她被我掐得齜牙咧嘴的，可就是在那裏硬挺著不肯死，反而掙扎得越來越激烈，身體用力地一拱一拱地，就像是一條離開了水面的魚。

我知道自己在這個時候不能鬆勁，儘管兩個拇指被她的喉骨硌得很不舒服，還是硬著頭皮憋住了一口氣，死死地按著她的喉嚨。



就這樣又堅持了一會，我漸漸地感覺到有點支撐不住了，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自己的手裏在出汗，外加隔了一層手套，只覺得手底下滑滑的就要抓不住她的脖子了。



本以為要掐死一個女人不會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可沒想到事實上並不像我想像當中那麼容易。



我心裏有點不塌實起來，但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了，這時候再想要退縮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繼續使勁掐著她的脖子，一心盼著她能早點斷氣。



一時間我真的有種騎虎難下的感覺，心裏頭不禁暗暗地焦急起來。



就在這時，她又是猛地一掙，拱得我晃了一下，她乘機硬是把身體給挪動了一下，雖然我好不容易才沒放鬆掐著她脖子的手，但就覺得自己的手指已經不聽指揮了，好像隨時都可能會抽筋一般。



眼看著自己就要堅持不住了，我心裏禁不住有點動搖起來，手底下更是一陣發軟，差點被她掙脫開來。



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看見了一樣東西，就在她的脖子旁邊，肩膀底下，有一條黑乎乎軟綿綿的東西露了出來，是她的絲襪！



一隻她剛才試衣服的時候脫下來的黑色透明的長絲襪！



剛才這段時間一直都被她壓在了身體底下，可隨著她剛才的那麼猛力一掙，竟然在這個時候露了出來。



我就覺得自己大腦中好像電光一閃，幾乎想都沒想，就像條件反射似的騰出了一隻手來，飛快地抓住了絲襪的一頭，接著，鬆開了第二隻手，把絲襪的另一頭也抓在了手中。



可能她沒想到我竟然會在忽然間鬆開掐在她脖子上的手，一時間竟愣了一下，然後才下意識地抬了抬自己的肩膀和頭。



就乘著這稍縱即逝的一剎那，我已經用兩手分別攥住了絲襪的兩頭，雙手順勢飛快地一交錯，還沒等她來得及吸上一口氣，就把這絲襪繞在了她的脖子上，緊接著又繞上了一圈，然後就用盡全力猛地一絞。



就看見她剛剛抬起的頭被拉得猛地向後一仰，兩隻手不知所措地在空中胡亂地抓了兩把，剛剛抬起來一點點的身體重又跌回到了床上。



她顯然沒有料到事情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等到她反應過來的時候，我手裏的絲襪已經緊緊地纏住了她的喉嚨。



她的眼睛裏頭透射出一道恐懼的光，用兩隻手使勁地拽住了脖子上的絲襪，可不得不說，她的動作實在是太晚了，只見黑色的絲襪早已經毫不留情地緊緊勒住了她白皙的粉頸，深深地陷進了細嫩的皮肉之中。



她見勢不妙，使勁地扭著脖子，那幾根漂亮的手指焦急地沿著絲襪邊上摳過來摳過去，但問題是她的手指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可以插得進去的間隙。



接下來，我又分別轉了轉自己的兩隻手腕，索性把那只絲襪兩頭多餘的長度在自己的手上纏繞了幾圈，這麼一來，不但自己手上一下子輕鬆了許多，絲襪在她的脖子上也勒得更緊了。



她意識到形勢不妙，開始歇斯底里地掙扎起來，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她已經沒有任何的辦法能夠除掉那隻像毒蛇一樣緊緊地纏繞在她脖子上的絲襪了，猛烈的掙扎只能使她更快地消耗掉身體裏面殘存的氧氣。



她的臉很快又重新變得緋紅，嘴巴又張了開來，徒勞地作著試圖呼吸到空氣的努力。



她的身體開始有些不受控制似的猛烈地抽動起來，更加激烈然而卻毫無用處地蹬著她的雙腿，隨著她一次竭盡全力的蹬蹋，就聽見什麼東西「咕咚」一聲掉落在了地板上，我扭頭望去，就看見了一隻被她從腳上蹬掉了的高跟鞋。



我繼續緊緊地拽著手中的絲襪，慢慢地，她掙扎的動作逐漸遲緩了下來，變成了一陣陣不太有規律的抽搐，她還在努力地扭著脖子，但動作已經變得相當緩慢，從她的眼光當中透出越來越多的絕望的神情來，手上也停止了反抗，不再作出那些徒勞的嘗試了，只是在那裏使勁拽著那只勒在她脖子上的絲襪，試圖把施加在她喉嚨上面那要命的壓力減輕一點。



我知道自己已經佔據了絕對的優勢，精神不由地一振，順勢又轉了轉手腕，把那只黑絲襪又勒得更緊了一點。



又過了一會兒，她掙扎的動作更加微弱了，好像已經完全放棄了抵抗。



我終於能夠逮著個機會稍微喘口氣，不經意間低頭看了她一眼，卻忽然發現她臉上那片因為窒息而產生的紅暈竟然還顯得相當的嬌豔，眼睛半開半閉的，從長長的睫毛下面透出她那迷離的眼光來，不知怎的居然呈現出一種很難描述的嬌憨的模樣，鮮豔的嘴唇詭異地咧著，似乎還帶著一種很奇怪的笑意，從嘴角溢出了一縷細細的帶著泡沫的口涎，脹鼓鼓的舌頭在嘴裏蠕動著，濕潤的舌尖緊緊地頂著牙齒的後面。



更特別的是她臉上的表情，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一副很興奮陶醉的模樣，好像是在享受某種特別的快感。



也不知怎麼的，見了她這副模樣，我心裏頭竟然湧起了一陣怪怪的感覺，身子不由地一軟，撲倒在了她的身體上面，不過還好，那只勒在她脖子上的絲襪並沒有放鬆開來。



就在這時，她的身體又猛地挺了一下，然後，就好像是來了高潮一般，又開始抽動起來，我就覺得她的身體熱熱的，一陣一陣地哆嗦著，她那兩隻柔軟的乳房也好像變得更加緊繃了起來，似乎聳得更高了，彈性也似乎變得更強，緊緊地貼在我的胸口上，給我帶來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好像有股電流正不斷地從上面釋放出來一樣。



她的兩條腿也一曲一伸地，時不時地蹭著我的腿，蹬著早已亂做一團的床單。



就這樣，她竟然出乎我意料地展現出一副十分快美的樣子，臉上的紅潮變得愈發鮮豔，渾身的皮膚熱得發燙，無聲無息地沁出了一點一點細密的香汗，兩個肩膀向後舒展開去，頎長的脖子伸得直直的，張開的嘴唇翕動著，儘管被勒得發不出聲音來，但分明可以看出來她興奮得想要使勁地叫喊，她的兩隻手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放開了脖子上的絲襪，自由地伸在了身體的兩邊，在那裏十分興奮地抓著身下的床單，只見她那些細長的手指時而用力地攥緊，時而又很努力地張開，伴隨著身體的扭動，兩條胳膊也在那裏微微地顫抖。



見了她的這副模樣，我的心裏竟然也控制不住地變得癢癢的，呼吸也有些急促了起來。



就在這時，她的身體又是一挺，熱烘烘的身體挺得直直的，就像是通了電一般，不停地顫抖著，兩條腿也伸得直直的，使勁地夾著我的一隻膝蓋，漂亮的脖子使勁向後面反仰過去，整個身體就像是一張即將發射的弓。



我早已變得心猿意馬了，就覺得渾身不由自主地酥軟起來，胳膊上的力氣就像是戳破了的輪胎裏面的氣體，正在一點一點地跑出去。



我使勁地屏住氣，極力地集中自己最後的一點點意志力，勉強維持著絲襪上面的拉力。



這時候，我就覺得她的身體又是一拱，像是背後綁上了根棍子似的挺得直直的，兩隻手也抬了起來，整個人保持著這樣的姿勢好一會兒都沒動彈一下。



然後，我就感覺到她那條踢掉了腳上的鞋子的腿又使勁地一蹬，那隻穿著絲襪的腳緊挨在我的腿上蹭了一下，弄得我心裏頭跟貓抓似的。



接著，就感覺她的這條腿伸得直直的，慢慢地抬起來懸在了半空。



我緊緊咬著牙，使勁地憋著那口幾乎再也無法繼續憋下去的氣。



就這樣，也不知道底過了多久，就感覺到她的身體晃了一下，就好像是某種願望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一般，緊繃著的身體很陶醉地放鬆了下來，一隻手在空氣當中古怪地搖了一下，然後落在了她自己的肩膀旁邊，另一隻胳膊慢慢地往旁邊伸展開去，悄然落在了床邊上，她那條抬起來的腿也落了下來，光穿了絲襪的腳後跟敲在了我的腳踝骨上，隨即滾落在了我的腳邊。



同時，她那頎長的脖子往一邊一歪，腦袋最後搖晃了一下，就再也不動了。



我的精神頭也一下子軟了下來，只覺得腰一軟，就一下子趴倒在了她癱軟下來了的身體上面，好久都沒動一下，只覺得她身體內部的熱量正在一點點地不斷散發出來。



就這樣，她被我壓在身體下面，安安靜靜地躺著，一直都沒動彈一下。



又過了好一會，我漸漸緩過勁來，便繞鬆了還緊纏在自己手上的絲襪，一邊喘著氣，一邊慢慢地用胳膊撐起了自己的身體，從她的身上爬了起來。



低頭看時，只見她無聲無息地仰面躺著，嬌俏的臉微微地側向一邊，在光潔的臉頰上面，那片紅潮還沒有褪去，只是在這紅暈下面卻不知怎的隱隱地透出一絲青灰的色調來，原本整齊順滑的頭髮變得有些蓬亂，幾綹淩亂的頭髮歪歪斜斜地耷拉在她的前額上，還有幾根碎髮被她嘴角處流出來的口涎粘在了臉頰上。



小巧的嘴巴還在那裏微微地張著，可以看見她那堵在上下牙齒之間的舌頭尖，由於上了唇膏的緣故，她嘴唇的色彩倒還相當地鮮豔。



兩片眼皮無精打采地耷拉著，在那些細長翹曲的睫毛的遮擋下面，半開半閉的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兩粒瞳孔不知什麼時候變的很大，顯得非常的空虛而迷茫，似乎在那裏很無奈而又心有不甘地望著我。



頎長白皙的粉頸微微地扭著，似乎很努力地向後梗著，那只黑色的絲襪還死死地纏在上面，顯得十分礙眼。



兩個肩膀似乎很放鬆的樣子，一隻胳膊屈著，一隻手無力地搭在肩膀旁邊，兩根手指輕輕地觸著她肩峰和鎖骨之間的肌膚，另一條胳膊伸展開去，好看的手伸在床沿外面耷拉著，幾根玉筍一般的手指輕輕地?著，就像一朵半開的蘭花。



我就這樣呆呆地對著她看了好一會，這才想起來伸出手放在她的鼻子下面探了探，卻沒有感覺到絲毫的氣息，我連忙又抓起了她落在肩膀旁邊的那隻手，摸了摸她的手腕，發現她的脈搏也找不到了。



我不知怎的忽然覺得心裏一空，手一鬆，她那隻手頹然落下，在她的胸口彈了一下以後悄悄地滾落在了她的身體旁邊。



我這才注意到她那依舊挺拔高聳的胸部，被她自己的手落下來的時候拍了一下，還在那裏輕輕地顫動，由於剛才的掙扎，她的胸衣挪動了一點點位置，更加明顯地顯露出乳房之間那條迷人的溝壑來。



我伸出手，按在她的兩個乳房之間又探了探，她的胸口依舊溫暖而柔軟，可是她的心臟真的已經不跳了。



她死了！



我真的把她給弄死了！



我心裏一驚，趕緊推開了她的身體，從床上爬了下來，卻忽然感覺到自己右邊的胯骨這兒涼涼的，低頭一看，就見自己的褲子上竟然不知什麼時候沾上了一大片濕跡。



我抬起頭，朝躺在床上的她望瞭望，只見她還是這麼安安靜靜地在那兒躺著，胸脯不再起伏了，但還在那兒驕傲地挺著，纖細的腰身輕輕地扭著，看上去有點像敦煌壁畫裏頭那些嫋嫋婷婷的飛天。



我的眼光順著她身體的曲線慢慢地向下挪去，終於，在她兩腿之間那片神秘的地方，發現了一片潮濕的印記，她臨死的時候竟然失禁了！



只見那條小小的粉紅色的底褲被浸濕了，顏色變深了不少，緊緊地貼在了她的皮膚上面，更奇妙的是，那洇濕了的紡織品還顯出一點半透明的效果來，隔著那細緻的蕾絲花紋，竟然能影影綽綽地感覺到她兩腿之間那片茵茵芳草的魅力。



她大腿根部的皮膚還潮乎乎的，顯得特別的鮮嫩白皙。



雖然已經失去了生命，變成了一具一動不動的屍體，她看起來倒還依舊是一副十分迷人的模樣，還在那裏散發著動人心魄的吸引力。



我的眼光順著她那兩條微微分開的長腿慢慢地向下挪去，看見了絲襪口那條富有彈性的精細的蕾絲邊，她大腿的形狀很漂亮，豐滿但不臃腫，輪廓線條很是誘人，在絲襪的包裹下泛著柔和的光，膝蓋骨長得很細緻，小腿伸得直直的，修長挺拔，線條更是美妙，薄而透明的絲襪乖巧地裹在上面，更為美腿平添了幾分嫵媚。



再往下是精致的腳踝，左腳上的高跟鞋被掙脫了半邊，圓潤的腳後跟露在了高跟鞋的後沿外面，腳弓處的曲面和鞋子之間形成了一個很奇妙的空隙，她的腳趾尖好像變得很羞怯似的，只從鞋尖處的魚嘴裏微微地露出了一點點，右腳上的鞋在剛才掙扎的時候被踢掉了，把一隻性感的絲襪腳完完全全展現在了我的面前。



可能是因為臨死以前用力的緣故，腳背繃得高高的，腳底形成一種難得一見的優美弧度，那排精致的腳趾緊緊地並在一起，還保持著微微上翹的姿態，由絲襪包絡出整只腳的腳尖處那精巧的外形，透過透明的襪尖，可以看見那些經過仔細修飾的、塗抹了無色指甲油的趾甲反射出的光亮來。



我看著橫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她，怔怔地愣了好一會，似乎有點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剛才還站在鏡子面前轉來轉去的活生生的美女，才一小會工夫，就直挺挺地躺倒在了床上，變成一具屍體了。



就這樣，我看著面前的女屍，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覺得心裏面那種不安的感覺變得越來越強烈，到後來竟變成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慌。



我殺人了！我真的殺了人！



就在剛才，我用她自己的絲襪勒住了她的脖子，把那麼個年輕可愛的美女送上了西天。



我就覺得自己的頭髮似乎都豎了起來，冷汗正涔涔地從自己的脊背上滲出來。



我殺她的時候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可誰知道，等她真的死了以後，這種後怕的感覺會是如此強烈。



其實，我一開始只不過是想要找點現錢之類的東西，根本就沒想要把她怎麼樣，誰知道到最後竟會捅出個這麼大的漏子來。



就這樣，我就覺得自己像一枝被放進了烘箱的蠟燭一般，似乎正在一點點地癱軟下來，我極力把持著自己，這才沒讓自己頹然地坐在了地板上面。



我就覺得心裏亂得像一團麻，耳邊也似乎在那裏嗡嗡作響，心裏頭在咚咚地打鼓，兩個太陽穴也突突地跳得厲害。



剛才發生的一幕幕場景就好像是夢魘一般，又亂哄哄地一下子在我的腦子裏湧了上來。



事情一開始的狀況倒還算不上太壞，可誰知後頭竟會發生那麼一連串節外生枝的事件，隨著這些事情的發展，我就好像是一點一點地陷進了泥潭，鬼使神差一般地做了這一切。



儘管每次發生的意外僅僅是一點小小的巧合，可情況就在不知不覺之間越變越糟糕，直到變成了眼前這副難以收拾的局面。



這些貌似偶然間發生的小小的意外就仿佛是一個個鏈環，不知不覺地就構成了一條牢不可破的鎖鏈，把我牢牢地捆綁在了這黑暗的深淵之中。



我禁不住地胡思亂想起來，莫非真是有那麼一股神秘的力量安排了這些？



要不然，這些原本很偶然的事情怎麼偏偏就湊到了一塊。如果不是那扇陽臺上的門偏偏沒關好，如果不是她偏巧在這個時候回來，如果她那時沒打算把衣服掛到我藏身的櫥裏來，如果不是她那時不顧一切地亂喊，如果不是那隻伸手可及的絲襪，如果……



她也不至於就這樣丟了性命。要知道，我一開始真沒想要殺她，我從前根本就沒見過她，只是剛才才聽說她叫個不知是該寫作「琪琪」還是「琦琦」的名字，連她到底姓什麼都不知道。



我又抬頭望了她一眼，就見她還是保持著剛才的姿態，直挺挺地橫在我的面前，早已死得透透的了。



顯然，到這個時候，假設再多的「如果」也沒有用了。



說來也怪，想到這裏，我心裏那種恐慌的感覺卻忽然間少了一大半，幾乎快要變成一鍋粥一樣的大腦也好像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反正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已經死翹翹了的她再怎麼弄也活不過來，還是該怎麼辦怎麼辦，趕緊想辦法收拾殘局才是上策。



於是，我定了定神，重新冷靜下來，經過短暫的思考，便重新又開始行動起來，盡可能全面地把所能想到的自己可能留下痕跡的地方都檢查了一通，她的床上早已經變得一片狼籍，迫使我格外地細心，生怕漏下一丁點對我不利的證據。



當然，我還把她的屍體從頭到腳仔仔細細地查看了一遍，特別是像她的手指甲縫裏等幾處「重點」地區，我檢查得尤其仔細，謝天謝地，我連一根細小的頭髮絲之類的東西都沒發現，這樣的結果真是讓我感到高興。



只是沒想到她那看上去輕盈苗條的身體在死了以後竟顯得出奇地沉重，使我在搬弄她屍體的時候還著實費了一點力氣。



做完了這些，見沒什麼破綻，我直起腰來長出了口氣，覺得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感覺又輕鬆了許多，就轉身想溜，剛邁了一步，卻感覺到什麼東西碰到了我的膝蓋，低頭一看，原來是她那隻直挺挺地伸出床邊以外的腳。



不得不說，雖然已經死了，但她的這隻腳看上去還是那麼性感。



我就覺得心中一動，順手把她這隻腳捧了起來，腳的表面已經變得有些涼涼的，隔著絲襪，摸起來讓我有種說不太清楚的感覺，也許是活著的時候穿慣了高跟鞋的緣故，那排精致的腳趾頭在死後還保持著微微上翹的姿態，仍舊顯得相當可愛。



我摸弄著她的腳掌，又捏了捏她的趾頭，伸出兩根手指，饒有興趣地撓著她的腳心，遺憾的是她卻依舊安安靜靜地躺著，像塊石頭似的一點都沒有反應。當然，這也難怪，她已經死了，儘管她腳心的肌膚還是這麼細嫩，儘管她嬌嫩的腳心曾經是她全身最最敏感的部位，她卻再也感受不到這種奇妙的刺激了。



就這樣，我一邊把玩著她的腳，一邊又漫不經心地把周圍又察看了一遍。



不經意間，就覺得一道微微的亮光在我眼前一閃，把我的目光引向了她那隻伸在床邊的手腕上那條細細的、金燦燦的手鏈上面，我忽地想起一件事來，我差點把這一趟的「主要目的」給忘了，便丟下了她的腳，上前一步，抓起她這隻手，把這條金鏈子摘了下來。



然後，又繞到了床的另一邊，把她的坤包拖了過來，從裏面掏出了一小串鑰匙，還搜出了一小把現金來，雖然不太多，但也還算是筆不太壞的收穫。



我喜孜孜地把這些東西揣進了口袋，回頭看了她一眼，只見早已死了的她在那裏無動於衷地躺著，兩隻眼睛還在那裏微微地睜著，就像很無奈似的，只能是眼睜睜地看著我當著她的面大肆行竊。



接著，我又仔仔細細地在她屋子裏面搜刮了一遍，又找出了一點現錢和珠寶首飾來。



搜刮完了這些，我轉過身去，扭頭看了看窗外，見天色已經不知不覺地暗了下來，是該走的時候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又四處查看了一下，然後走到了臥室門口，最後又回頭看了她一眼，只見在幽暗的房間裏面，她那雖然保持著嬌豔的狀態但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屍體直挺挺地橫在床上，整個場面看上去顯得十分孤寂，一隻穿著絲襪的性感的腳直直地伸在了床沿外面，那只斷送了她性命的絲襪還纏繞在她的脖子上，她的兩隻眼睛還在那裏微微地睜著，似乎還在那裏恨恨地望著我……



我回過頭，輕輕地踱到了大門邊，雖說是經過了剛才這一連串要命的巧合，可屋子裏還是那麼地安靜，一切似乎都和我剛剛溜進來的時候沒什麼兩樣。



然而，和那時不同的是，這會兒在臥室的床上多出了一具美豔的年輕女子的屍體，正在隨著熱量的散失靜悄悄地一點一點地變得涼下去……



我把耳朵湊到門邊，聽了聽外面沒人，便悄悄地扭開門，閃身出了門外，然後一溜煙地竄下了樓梯，迅速地消失在了茫茫的暮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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